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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聚焦

江苏扬州少堂书场内，檀板轻敲，曲韵悠扬。扬
州评话《武松》正说到“斗杀西门庆”的紧要处。台
下，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定勇微微侧身，低声对
身旁几位学生说：“听这段‘方口’转‘圆口’的节奏
变化，艺人即兴‘活口’的妙处就藏在气息转折里。”

这样以曲会友、边听边学的场景，是王定勇开
展民间文学教学的缩影，也是他坚持了 10年的
“第二课堂”。

作为深耕俗文学与说唱文学研究的学者，王
定勇带学生的方式有些不同———不是站在讲桌后
面，而是走出教室、走进书场、走近舞台，把田野现
场变成实践课堂，把曲韵弦声变成最生动的教材，
以亦师亦友的姿态，陪伴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读
懂传统曲艺的鲜活生命力。

“听书也是上课”

作为土生土长的扬州人，王定勇是在扬州评
话、扬州清曲的耳濡目染中长大的。于是，乡音就
成为他最好的启蒙。

1996年，王定勇进入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大
学前身）学习汉语言文学，后来一路读到古代文学
博士。在此过程中，他很自然地扎进了俗文学领
域。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定勇越发感到了一
种“隔靴搔痒”的焦虑。
“以道情（江苏地方曲种）为例，明代朱权《太

和正音谱》里记载的‘黄冠体’和现在苏北农村还

能听到的渔鼓调两者中间隔着几百年的活态传
承，如果不走进民间，光靠看文本是不可能将两者
‘接上’的。”他说。

真正让王定勇下定决心“走出书斋”的，是他
撰写一篇关于江苏道情的文章时的一次经历———
采访一位乡间老艺人时，王定勇发现对方所掌握
的书目、唱词未见于文献记载。“那一刻，我想到如
果只在图书馆查资料，大量俗文学的活态传承与
民间文本必将遗漏。”
“‘纸上谈兵’是做不好学问的。”此后，“走出书

斋、扎根田野”成为王定勇不变的育人“妙招”。
2020年夏天，他第一次尝试带民间文学课程

的学生走进了扬州“芍药园子”书场，请评话演员
马伟讲《武松打虎》。“开始时，我们只是好奇难道
听书也是上课，但当王老师让我们对比小说《水浒
传》、王派水浒的记录本与马老师的现场演绎，注
意故事情节、叙事节奏、表述方式的变化时，我才
逐渐领悟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变’与‘不变’。”学生
蒋婷说。
从夏日蝉鸣到冬日暖阳，从古城书场到乡

间阡陌，王定勇带着学生一趟趟走、一场场记。
那些散落在老艺人唇齿间的零碎唱词、随手记
在烟盒纸背面的田野笔记、录在手机里的原生
态音频……慢慢成为一份份系统而扎实的民
间文学学术档案。
多年来，王定勇带领学生建立了曲艺非遗研

学基地，在宝卷（江南地区传统说唱形式）、道情等

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并出版了多部高质量
学术专著。目前，由他主编的《说唱道情全集》即将
正式出版，其中大量珍稀曲目均来自他带领学生
实地走访挖掘的一手材料。

“把课堂延伸出去”

如果说田野调查是王定勇带学生“走出去”的
课堂，清扬曲艺社则是他让学生“扎下根”的阵地。
2022年，在他的指导下，该社团正式成立，后来又
扩展为“一曲新词”文化传承工作坊。

作为学生社团，清扬曲艺社的创立依然源自
王定勇的亲身经历。
“上民间文学课时，我发现学生们对扬州评

话、扬州清曲、扬州弹词很有兴趣。我想既然如此，
干脆建个社团，把课堂延伸出去。”他说。

决定做得“干脆”，但对于社团的经营，他却
一点不敷衍，而是以一种“工匠精神”悉心培育。
工作坊内固定每周开展“曲艺沙龙”，每学期组织
专项田野走访，常态化落地“高雅艺术进校园”活
动，从策划、传习到推广，全部由师生协同完成、
共同落地……
“曲艺沙龙一般在周末举行，经常到少堂书

场、芍药园子、冬荣园观看演出。在王老师的带领
下，我们见到了扬州弹词名家包伟、弹词传承人康
康，甚至还有王派水浒第五代传人马伟等一众曲
艺名家，近距离感受传统曲艺的魅力。”社团成员、

扬州大学文学院学生嵇圆媛回忆。
让嵇圆媛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秋天他们对

传统评话创新、改编的经历。
彼时，团队着手改编经典扬州评话《武松打

虎》，但如何打破传统曲艺的老旧表达形式，贴合校
园语境、契合青年审美，成为大家面对的核心难题。

对此，王定勇没有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而是带
大家反复深读王派水浒文本，逐段分析评话的节
奏与张力；同时带他们走访王派水浒传人，现场观
摩老艺人的表演细节，感受说唱艺术特有的语言
韵味。课余时间，他还鼓励学生留心收集校园里的
鲜活表达，数十个流行热词和校园段子被一一记
在了笔记本上。

在师生的反复研讨、多次试演下，《武松打虎
新传》顺利登台公演，新颖的演绎、接地气的表达
让现场笑声与掌声不断，收获全校师生的广泛认
可与一致好评。

目前，工作坊已从最初的十几名文学爱好者
发展到近百人，成员覆盖扬州大学文学院、音乐学
院等多个院系，形成了跨专业、跨年级的传统文化
创作实践阵地。
“在我们社团里，文学院学生填词，音乐学院

学生谱曲、配器，非遗传承人把关表演。本研一体，
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互相激发，做出来的成
果既有学术深度，又有艺术感染力。”王定勇说。

为拓宽曲艺传播边界，让传统曲艺走出校园
小课堂，社团还聚焦新媒体传播，拍摄制作一系列

轻量化、趣味化、科普性的曲艺短视频，在各大社
交平台推送传播，累计播放量已突破 10万次，成
为连接传统曲艺与青年群体的“数字桥梁”。

把热爱变成一辈子的事业

“学生的热爱是最宝贵的东西。老师要做托举
者，不要做浇灭热爱的人。”在王定勇看来，传承传
统曲艺的薪火不能只靠少数专业研究者，更要靠
有文化自觉的青年群体。

为了让更多的校外青年能看见曲艺、读懂曲
艺、深耕曲艺，在王定勇的推动下，扬州大学连续
三年举办江苏省研究生“戏曲与曲艺”暑期学校，
吸引全国各大高校 150余名研究生参与其中。
“我希望这个平台带给青年研究者‘活学术’

的理念。”王定勇告诉记者，白天专家学者面对面
授课，晚上带他们走进书场和园子，让他们亲眼看
到评话、弹词、清曲、道情在舞台上的活态传承，
“这也是我们扬大俗文学研究的传统”。

多年实践，最让王定勇欣慰的不是一项项科
研成果、一个个社团荣誉，而是一届届学生将萌芽
自校园的曲艺热情变成长久的人生选择。

多年来，他指导的学生中，有人进入地方文化
馆从事非遗保护工作，常年扎根基层开展曲艺普
及、非遗推广；有人读研读博，深入研究民间曲艺；
有人走上中小学讲台，专门开设曲艺兴趣课堂，把
扬州评话、清曲的种子播撒在少年心中……

从并肩听课、调研的“曲友”，到毕业后各自坚
守阵地的“同行”，这份师生之间因曲结缘的情谊
让王定勇倍感珍惜。而他最大的愿望便是“让学问
长在泥土里，让传承活在青年中”。

说这番话时，书场里抑扬顿挫的唱词即将再
度响起，王定勇又将带领学生走进那片熟悉的烟火
天地，继续做与学生们亦师亦友的“曲友”老师。

一位“曲迷”老师和他的满座“曲友”
姻本报记者陈彬通讯员王一凡

结束了 3小时的博士学位答辩后，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博士生铁大钊回到
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是“退票”，取消了此前与朋友
约定好的旅行计划。

之所以如此，并非答辩不顺利，也不是准备
不充分，只是他觉得“非常有必要根据答辩委员
会的意见，认真地修改报告”。

对于铁大钊而言，博士学位答辩是他人生的
“里程碑”。对于中国医学教育而言，这次答辩也有
类似的意义，毕竟他是国内首个以实践成果申请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并获通过的研究生。

“传奇抗压王”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对于当时答辩
的场景，铁大钊仍历历在目。

那场答辩的委员会阵容“豪华至极”———主席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委员则包括北医三院
骨科主任李危石、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
科主任杨强等在内的一众学术“大咖”。
“虽说是博士学位答辩，但更像一场对医学

实践成果的庄严审视。”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铁大钊表示，自己的成果与先天性颈椎侧凸
畸形有关，这是一种因胚胎发育异常或遗传因素
导致的颈椎结构异常。对于他的工作及相关成
果，专家们在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
建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些犀利、直
击要害的提问反复在他的脑海中回荡。

自从“全国首个以实践成果申请临床医学博
士专业学位”的消息不胫而走，铁大钊和他的博士
生导师、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医师周非非便收到了
各种各样的“咨询”，其中不乏一些质疑声———
“不需要写论文了，博士会不会变‘水’了？”
“实践成果毕业，学术能力该如何评判？”
……
“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毕业并不等于‘不写

论文’。”周非非指着办公桌上那份足足 150页、
9.5万字的实践成果报告说，“这个体量丝毫不亚
于传统的学术论文，甚至有所超越。”

这 150页报告中，容纳了周非非带领铁大钊
在门诊、手术室、病房里日夜磨出来的临床智慧：
一例例罕见病例的复盘、一套原创的颈椎侧凸临
床分型体系、一款已投入临床验证的智能化规划
软件。

在那段“与自己较劲”的日子里，铁大钊得到
了周非非严厉到近乎“骂”的督促，也得到了北医
三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赵一鸣“魔鬼
式”的锤炼。
“与赵老师的通话时长至少一个小时起，每

一处逻辑漏洞都会被他无情地揪出来，甚至辛辛
苦苦写的几万字被要求删除重写。”铁大钊说。

因此，在师兄弟中间，铁大钊也得了一个“传
奇抗压王”的戏称。

你的研究临床上到底需不需要

早在两年前，这场医学教育变革的伏笔便已
埋下。

2024年 4月 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
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
位的分类定位，规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通过实
践成果申请学位。

此后的两年间，国内多位工科博士生凭借一
线工程实践成果，成为首批以实践成果替代论
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也在工科领域
慢慢撕开了学位评价体系改革的突破口。

然而，在直接关系生命安全的医学领域，这
项改革的落地却极为慎重。
“我们要的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自创’，而

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周非非告诉记者，
作为北京大学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改
革的先行试点，北医三院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统筹
部署下，缜密地推进此项探索。
“改革的方向清晰而有力，医学研究生培养

必须回归本质，即是否解决了临床真问题。”对于
这一点，周非非很清楚。

为什么首位医学实践成果博士诞生在北医
三院？又为什么是在骨科领域？

这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1958年，北医三
院建院，曾留学美国的首任骨科主任杨克勤于同
年创建北医三院骨科，并率先在国内开展颈椎病
手术治疗，其进度几乎与国际同步。几十年来，一
代代专家接续奋斗，北医三院骨科始终站在国际
前沿，传承着“敢为人先”的基因。

至于为什么是在骨科领域，周非非解释道：“骨
科具有其学科特殊性，解剖结构决定机体功能。”具
体而言，骨科与材料学、工程学、人工智能技术结合
紧密，天然具备产出“实践成果”的沃土。

更重要的是，北医三院骨科拥有一笔沉甸甸
的财富：一个长达 17年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
病例随访队列。这也成为铁大钊从事相关研究的
底气———对于这种罕见且解剖极其复杂的疾病，
没有前人十余年的随访和影像片的保存，任何
“原创分型”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周非非很不喜欢“空中楼阁”式的研究。
作为坚定的长期主义者，他并不鼓励铁大钊

一味奔赴实验室，将发表高分 SCI（科学引文索
引）论文作为首要目标，而是反复拷问他：“你做
的研究在临床上到底需不需要？”

在这样的拷问下，铁大钊展现出了惊人的执
行力和细致度。

先天性颈椎侧凸的病例极其繁琐，需要铁大
钊在电脑前逐帧对比影像，从海量数据中寻找规
律。“他最大的特点是能沉下心，愿意从临床最琐
碎的工作入手。”周非非说，“我并不反对学生扎
扎实实写出高分文章，但自己的‘长期主义’更加
重要。”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二人的目标高度一

致———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因极度罕见且解剖
高度异质，国际上一直缺乏系统的分型和治疗指
南。手术怎么做全凭医生个人经验，风险极高。而
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高度依赖个人经验的医
学变成“有章可循”的科学。

为解决这一难题，师徒二人并没有走传统的
实验室路线，而是深耕临床数据，通过构建原创
分型体系和数字化转化实现科学化转型。在此后
一年多的时间里，铁大钊基于北医三院骨科 17
年的病例随访队列，先后推导并尝试了十几版分
型方案。

为了让分型体系真正具备临床价值，铁大钊
定下三个核心原则———既能准确描述形态，又能
明确指导手术策略，且必须简洁易懂。经过大量病
例的反复比对，他最终总结出一套能平衡这三者
关系的理论体系，填补了该领域的长期国际空白。
这套理论也成为他医学实践创新成果的核心。

随后，他们将这套“三院经验”转化为智能化
的术前规划软件。这种从“原创分型”到“数字工
具”的转化，让手术不再仅依赖医生的个人临床
经验，而是通过全流程的数字化规划，实现了复
杂手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当心他建微信群说你坏话”

为了这一步，铁大钊的博士之路走得很不
“太平”。

铁大钊 2023年进入北医三院读博。起初，他
的计划与大多数医学博士生并无二致———听从
导师安排，走“临床 +基础研究”的传统路径，并
曾满怀期待地盼着自己发表两篇不错的 SCI论
文，最终顺利毕业。

然而，现实的矛盾让他陷入了挣扎：一方面，
自己的研究结果并不明朗；另一方面，作为专业
学位博士，铁大钊白天必须在高强度的手术和门
诊中摸爬滚打，几乎没有时间扎进实验室，每天
深夜在电脑前写论文让他感到痛苦。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
随着《学位法》的颁布，以及北医三院作为全

国医学评价改革试点的推进，“实践成果申请学
位”从政策理想逐步在医学领域落地。在与导师
的沟通中，铁大钊意识到相比产出艰难且价值不
确定的基础实验，自己基于医院 17年随访数据，
在临床工作中逐步推导出的分型体系才真正代

表了他这三年的心血和创新。
2026年 3月底，北医三院组织了一场高规格

的论证会。在那场约 30分钟的汇报和持续了一上
午的讨论中，专家们反复论证的焦点只有一个：铁
大钊所做的原创分型和智能化规划软件是否达到
了“实践成果”的学位标准？

为了确保实践成果的科学性，团队还邀请了
在圈内以“较真”出名的赵一鸣对他进行指导。而他
与铁大钊的沟通几乎可以用“惨烈”形容。

在那份沉甸甸的报告中，赵一鸣给出的最
核心的修改建议是，必须清晰地回答“你为什
么要做这件事”，以及“为什么是你提出分型，
而不是别人”。
不同于传统论文偏重定量研究，赵一鸣要求

铁大钊在报告中还原分型体系诞生的“心路历程”，
并强调报告应真实反映他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基
于北医三院骨科长达 17年的数据积淀，经历无数
次试错、纠正，才最终推导出这套分型体系的。

那段时间，铁大钊承受着双重压力。一边是赵
一鸣的“夺命连环 call”，一边是周非非的严厉督促，
以至于周非非上初中的儿子听多了这对师徒间严
厉的对话后，都忍不住劝父亲：“你别老说铁大钊
了，当心他以后单建一个微信群说你坏话。”
“虽然挨骂，但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了让成果经

得起时代考验。”铁大钊这种“轴”劲和超强的心理
素质，最终支撑他完成并完善了那份实践成果报
告，并在 5月 25日迎来了最终答辩。

走上答辩台的那一刻，铁大钊反而没有想象
中紧张。“有点兴奋，觉得要结束了，把这些东西展
现出来就可以了。”在铁大钊看来，这种从容源于自
己在 3月底论证会后的数月打磨，而当“未知”逐渐
变为“已知”，剩下的便是对专业的自信。

最终，这场答辩的结果并不算十分完美———
尽管分型体系初具雏形，但在那些骨科“大佬”眼
中，该成果在科学严谨性上仍存在不足。答辩委员
会成员要求铁大钊必须补充更多的数据支持和说
明，以确保这一分型体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不错，做得挺好，但是还需要改。”答辩委员会

成员、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仉建国临别时的一句
话让铁大钊备受鼓舞，也让他感觉到自己“正在一
条正确的道路上，做着一些正确的事情”。
“当时，我满脑子想着答辩委员会老师们提的

意见，觉得应该把时间都拿出来继续改报告。”铁大
钊说，那不是沮丧，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

随后，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在同届其他

师兄弟庆祝狂欢的时候，这位“传奇抗压王”默默退
掉了机票，又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报告修补战”。

从“纸面成果”到“手术坐标”

从 5月 25日答辩结束，到 6月 29日北京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177次会议召开，一个多月
的时间，赵一鸣对铁大钊实践成果的“锤炼”几乎
没有停歇。

铁大钊回忆道，赵一鸣不仅对报告中的逻辑
漏洞“毫不留情”，更在从答辩结束到提交教育部
平台的一个月里，从目录框架与章节逻辑着手，
要求他大幅删改文稿。
“你这目录就不对”“这章删掉”……数万字辛

苦写就的报告，在赵一鸣看来都需要重新梳理。
6月 29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正式审

议通过铁大钊的学位申请。随后，他脱下学子袍，换
上白大褂，以北医三院骨科医生身份“回归”临床。

于他而言，身份的转变并未带来初心的转向。
正如周非非所说：“他申请学位的依据变了，但研究
生培养的核心没变，临床医生的职责更没变。”

不久后的 8月 4日，铁大钊迎来了一场特殊
的“实战考试”。

当天，11岁的先天性颈椎侧凸患儿小航（化
名）被推入手术室。这是一类极度罕见且解剖高
度复杂的畸形。放在过去，其手术往往依赖高资
历专家的“手感”和经验。但这一天，铁大钊带入
手术室的是他那份 150页实践成果报告中的“核
心武器”———先天性颈椎侧凸原创分型体系与智
能化术前规划软件。

术前，小航的 CT影像被导入软件。后者在
数字模型中经过反复模拟和计算，为患儿量身定
制了最优的手术路径，在纠正畸形的同时，最大
限度保留了孩子的颈椎活动度。

术后第 7天，小航顺利出院，原本倾斜了 10
年的头颈恢复了端正。经文献检索，目前国内外
尚无此类疾病开展完整数字化整合应用的公开
报道。
“手术室里的难题成了博士学位的答卷。”小

航的康复让铁大钊真正体会到了“实践成果”四
个字的千钧重量。

对此，周非非思考得更为深远。他并不满足
于只培养出一名会做手术的博士，而是想要一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

“如果一个方法只有一家医院或者某几个人
掌握，对老百姓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事。”周非非直
言，他更希望通过铁大钊的探索打破知识壁垒。
“如果最后实践成果产生的是‘僵尸成果’或

‘僵尸专利’，只能停留在北医三院，这个成果就
是不成功的。未来，对实践成果博士的评价应引
入‘后续追踪’机制———去看有多少家医院在用，
去看这一实践成果是否真正进入市场并服务于
患者。”他说。

事实上，“可复制性”已经初露峥嵘。目前，上
述分型治疗策略及术前规划软件已在北大系统
的其他医院实现初步推广与应用。这种由“经验
医学”迈向规范化诊疗的转变，正是周非非想要
推行的改革核心。

至于外界对于相关改革可能导致博士生培
养“注水”的担心，周非非记得在答辩现场，身为
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唐佩福院士曾说过这样一番
话：“无论是什么形式（申请学位），核心都是研究
生培养。这种模式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
回归医学实践的规律。”
“这一席话点出了这场改革的精髓。”周非非

说，“我们必须回归本源，挤掉学术泡沫。真正的
医学进步，就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临床问题。”

如今，在北医三院的门诊部和手术室，铁大
钊的日常生活已经被高强度的工作填满———早
上 8点扎进手术室，在无影灯下一站就是一整
天，有时一天要连做 8台手术。回到家短暂休息
后，他还要继续整理 PPT、撰写课题申请书或修
改学术文章。

他深知，自己退掉的机票只是人生马拉松中
的一个微小注脚。作为全国首位以临床实践成果
毕业的博士，他的答卷并没有在答辩结束那天完
成。他要在未来的每一个手术室、每一个诊室里，
将论文写在每一个被治愈患者的笑容中。

铁大钊（右）与周非非（左）在手术中。

没有毕业论文也能博士毕业———

他成为全国医学领域“第 人”
姻本报记者 张思玮 张帆

铁大钊（右）与周非非在专业学位答辩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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